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读 书编辑：刘妍言 美编：胡健博 校对：古 月版4
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典范，
它不仅是“天文之学”，更是“人文之学”，体现
出中国古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同
时，这套知识体系也是充满无穷诗意的。比
如，从字面来理解，“惊蛰”，就是把不吃不喝冬
眠了一整个冬天的动物们都叫醒过来，迎接春
天的到来，光听上去，“惊”字背后的那股春雷
乍响的气象就营造着万物苏醒的热闹盛况，让
人好不激动。

这种有关自然节律的科学认识还被古代
先民投射到关于个体生命的认知中。除了各
种文学、俗信、礼仪、节庆，中国古代的画家们用
手中的笔，也生动再现了这种“因时而动，顺势
而为”的哲学和美学。其中，又以中国文人画为
甚。画家们多将自己内心的感悟寄托到笔下的
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上，营造“意境”与“心
境”。如郑板桥所说：“兰香不是香，是我口中
气。”“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在中国画里，二十四节气里的风物被赋予
了鲜亮的生命力，从而具有了“人”的品格和情
感指向，所以，其表现的是“人化的自然”“社会
化的自然”，也是“活化的自然”。经过胡烟的

《纸上寻幽：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解读，
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中国画，其独特的文化象
征、文化隐喻以及审美意象被无穷放大，便有了
人味，也便有了活气和生意。

若是看《纸上寻幽》一书里胡烟的点评，会
生发这样的感受：与其说顾恺之、王希孟、文徵
明的画是文人画，倒不如说是人文画，是“灵魂
的功课”。如果说古代画家们是借物抒情、借
物言志，那么，《纸上寻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
赏画的标准范式，即要聆听画外之音，捕捉画
外之意——要穿过纸墨，去捕捉蕴藏在画里的
生命寓意，以及恬静幽深的心灵宇宙。简言
之，胡烟带我们在中国画里观看大美的天、
地、人，释读磅礴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
更重要的是，去捕捉画家们作为一个寻常人
的幽微的真性情，穿越历史风云，解密古代
画家植入画作中的人格象征、隐喻以及精神
品性，从而读懂古人、读懂古画，也读懂如画
的二十四节气。

比如，胡烟从杨无咎所作的《四梅图》里，
首先感受到了以梅作喻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
四季轮回，她读懂了杨无咎表面上是借助清幽

的梅花，来自许品格中的清高和疏淡之美，而往
深了看，她看到了不想入仕的杨无咎无法理顺
自我与环境的关系的痛苦所产生的“张力”传递
到纸上后，所发出的“千钧一发的沉寂之力”。
胡烟甚至小心翼翼地揣摩杨无咎是不是也如自
己一样敏感，但她大胆地判断：“杨无咎的梅，是
时刻想从宣纸上逃走的。”

心中有天地，笔下便有众生。以杨无咎为
代表的中国画的作者们如此，胡烟亦如此。世
间万事万物，包括二十四节气，本无感情，恰是
因为欣赏它、表现它、歌颂它的人，有了万般情
绪，才使其有了几多趣味。画，到最高境界时，
已不是画，亦非技法，而是活生生的如巨澜奔泻
的心潮，是方生方死的世间百态。画家们的真
性情，恰如二十四节气，有时如春意喧闹，有时
如寒雪沉静。

《纸上寻幽》，“寻”的是古人对四时的感应
和再现，当然，“寻”的也是今人对情境的复现和
再造、对情感的体验和超越，“寻”的是一种深度
的心灵体验，寻的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之

“幽”——二十四节气何以如画，亦何以入画？
胡烟将心与古人贴在一起。不！她似乎穿越了

时空，摇身一变为古人，她就是金农、宋徽宗、郭
熙、边寿民……从《纸上寻幽》里，我们读懂了文
人画家们的自愈、自娱、自喻、自怜甚至自恋，赏
得深了，便可会心一笑，也可怡然自洽。□潘飞

在古画里自洽于天地

啃 书

荐 读

我与书

读老同学马玉琛长篇小说《羽梵》，看到书
中主人公皇甫三兴试图进行文化拟子实验，书
中写道：“文化拟子和基因类似。基因借助精子
和卵子，由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生命便
得到传播和延续。文化拟子无法天生遗传，但
它会以模仿的形式，从一个头脑传播到另一个
头脑。你完全能够在我的头脑里种下一个有
繁殖能力的文化拟子，这拟子会大大影响我的
思维，并且改变我。”但实验似乎不大成功，究
其原因，皇甫三兴悟道：“拟子是传导给众多个
体，只有营养汤适合时，才能传导。如有序有
效的竞争，只能在心中本来就有善良和宽恕的
营养汤的人身上传导。”那么，人究竟能否向
善、学做好人呢？

抱着释疑的目的，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

知，“拟子”是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
查德·道金斯教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道金斯
认为，“如果基因（可以称为‘生命传播单位’）是
物质世界那个真正的不朽者，拟子（可以称为

‘文化传播单位’）就是精神世界中那个真正的
不朽者，精神世界的基因。”在《自私的基因》一
书中，道金斯认为，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拟子由
人创造，诸如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
行、制罐或建房子的方式等都是，其繁衍的方式
是通过模仿过程发生的，它（拟子）将自己从一
个头脑转到另一个头脑，“你在我头脑里种下一
个有繁殖力的拟子，就等于把观念生在我的脑
子里，把我的脑子变成撒播拟子的工具，跟滤过
性病毒寄生在寄生细胞的基因机制里几乎完全
相同。”“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头脑中不断种下
各种拟子，他的记忆库就是一个拟子复合体。”
道金斯将拟子描述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
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
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

关学创始人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
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
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苟
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
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于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
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
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
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
和不肖之人的存在。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
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要
获得原本至善的本性，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矫
正气质之偏。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
那么，如何“变化气质”呢？

张载提出了通过“善反之”的途径变化气质
的观点，他以为，人之所以不善，人的“天地之
性”之所以得不到充分地完全地发挥，是由于

“气质之性”的遮蔽。“善反之”就是要善于发现
“气质之性”中的“天地之性”成分，从而认识到
“天地之性”才是完美的人性，他在《正蒙·诚明
篇》中指出：“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气质之性”不被有学问的人看作是完美的人
性。因此，“变化气质”就是以“天地之性”改造

“气质之性”，把人的生理和生活欲望置于某种
道德观念的控制之下，使所谓的气质“变好”。
同时，张载指出：“学”以变化气质。这里的“学”
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
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必须注意这里的“学”不
仅指读书学习，而且包含修养实践。张载认为，
气质之善恶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分，但人
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人的后天努力——禀气之
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摒除和矫
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返归到至善
的本性。他在《经学理窟·气质》中指出：“人之
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
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之所以为气所使而不
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这就是张载的“学以变
化气质”的基本理论，从而为社会教化活动的可
能性和必要性确立了先天的合理依据，对孔子
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作
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对其“唯上智与下愚不
移”的传统观点作出了必要的修正，为理学的社
会教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有了理论指导，
如何实施呢？

张载认为，社会教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敦本”，即通过立志在先、虚心诚意、深求
义理、笃行实践、勤勉不息等措施，唤起人们对
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自觉，通过“变化气质”之
道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在德性，其目
标就是要使人成为至善的君子或圣贤。二是

“善俗”，即通过重在启发、因材施教、适时渐
进、以身为教、重视儿童德育等举措，使儒家的
伦理道德为社会普遍认同与遵守，养成良好的

社会风尚，从而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张
载弟子与子孙的推广下，张载的哲学思想和家
规家训还泽被关中大地，教化着当地的民风、
社风。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兄弟受其影响，编制
了我国第一部完善成文的乡规民约《吕氏乡
约》，移风易俗。乡规民约是放大了的家训家
规，使张载推行礼教、教化风俗的思想更加系
统和具体。在张载家训家规及《吕氏乡约》的
熏染影响下，关中乃至三秦“再使风俗淳”，正
如明代教育家冯从吾所言：“自是关中风俗为
之一变”，或如《宋元学案》所称“关中风俗一变
而至于古。”张载自己也说：“关中学者，用礼渐
成俗。”

《张载传》作者权海帆指出：“张载的变化气
质说，实为其学说的精髓。从人之天地之性与
气质之性而论学——学礼、学德、学做人、学做
君子、学做圣人，从而立心立命，达致为尧舜的
人设峰巅，是张载的瑰丽愿望，虽不免于幻想，
却充满激励上进的积极意义。”

文化者，以文化人也。我们今天所谓的
“文化”，究其本意，就是以文化人，即凡以道业
诲人为教，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
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
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
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
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马玉琛在《羽梵》后记中指出：“人类中心
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如荒草一
样生长起来，而且蓬勃得过头了，人类现代化
进程中过激的盲目行为，将鸽子给予我们的和
平温暖的诗意生活夷为荒野，几近毁灭……鸽
子的得道和殉道，使我幡然醒悟：人的存在，是
为了向他者开放，并示爱、相爱、热爱！鸽子！
自然！一切！但愿我们人类像作者一样早日幡
然醒悟，或如关学传人牛兆濂教诲期望的那样：
学做好人。” □王新民

——读《羽梵》《张载传》引发的思考

文化拟子与变化气质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
景清。”秋天，风轻云淡，天
气凉爽，是读书学文的良辰
佳境。秋日读书，昼夜皆
可，早晚皆宜。

清晨早起，微风习习，
秋露凝眸，桂花飘香，秋意
袭人。经过一晚的休息，大
脑正处于最清朗的状态，思
维也更加理性敏捷。此时，
捧一本书，或站立窗前，或
静坐阳台，无论文学历史、
自然哲学、诗词歌赋，还是
经典名著、杂文散章，都会
在澄明的秋晨中散发出迷
人的光彩。

我是个喜欢早起的人，
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
枕边书，或斜倚床头细阅，
或徘徊书房朗读。读唐诗
的豪放隽永，灵动浪漫；读
宋词的清丽婉约，繁华烟
雨；读元曲的轻暖与泼辣，
入木三分。除了这些，惠特
曼的《草叶集》、普希金的
《自由颂》、贾平凹的《自在
独行》、陈仓的《月光不是
光》，都是我的最爱。在翻
阅与朗读中，晨曦渐露，朝阳初上，光阴就
此打开，书香滋养心灵，也浸润了一天的好
时光。

夜晚，秋虫低鸣，夜色温柔，一轮秋月透
过窗棂，照进书房，也照亮了我的心。夜深人
静时，气氛是静谧的，心情是平和的，最适合
阅读小说和哲学书籍。读贾平凹《秦岭记》，
让我触摸到了大秦岭的博大与厚重；读陈彦
的《主角》，使我体味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读
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让我感知到
了人性的善与恶；读《菜根谭》，让我懂得了出
世、入世的法则；读《道德经》，让我领悟了道
法自然。在美好的秋夜，与书中一个个人物
邂逅，像遇见久别重逢的故人，血脉一下就连
通了，不但醒了脑，还净了心。

秋日读书，随性而为，随遇而安。
秋日气候清爽宜人，读书既可在室内，也

可在室外；既可在秋阳里，亦可在雨檐下。一
个人安坐斗室，捧一本书、煮一壶茶，书香幽
幽、茶香袅袅，书香和茶香你缠我绕，相互交
织，内心便多了一份从容淡静。室外喧嚣嘈
杂，室内宁静淡然，仿佛世界在我之外，时光
安然静好。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最让我心
动的是潜心静读汪曾祺的人间系列。从《人
间草木》中，我认识了自然界里的花鸟鱼虫，
领略了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读懂了人世间
的百态清欢；从《人间滋味》中，我品尝到了高
邮鸭蛋的咸香和老北京萝卜干的清脆，体会
到了故乡之于游子的相思和眷恋；从《人间有
戏》中，我领悟到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生
活真谛。可以说，读汪老的文字，让我如饮甘
醪，茅塞顿开。

秋高气爽，秋阳轻暖，步入室外，或置竹
椅于露台之上，沐浴在暖暖的秋阳下，一边呼
吸清爽空气，一边畅读心仪之书；或坐在公园
的廊亭边，一边细嗅桂花的幽香，一边开启书
中的故事，都是美妙不过的享受了。此情此
景，什么都可以读，什么都可以让你在阅读中
脑洞大开。几分惬意，几分慵懒，舒畅了筋
骨，丰盈了心灵。

古人道：“秋读书，玉露凉，钻科研，学文
章。晨钟暮鼓催人急，燕去雁来促我忙。菊
灿疏篱情寂寞，枫红曲岸事彷徨。千金一刻
莫空度，老大无成空自伤。”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潜心读书时。 □程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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